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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纪事

史海钩沉

♣ 刘诚龙

苏轼心中有杆秤
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

之大事，必生稀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
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
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
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
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
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
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
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
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这是苏轼给王安石写的盖棺论。王公过
世，朝廷追赠王公为太傅，苏轼接了撰稿任
务，一口气写了这篇大作。也不知朝廷何以
要苏轼来写这篇公文，是看上了苏轼卓异文
笔，还是想到了苏轼与王公那些恩恩怨怨？
王公虽逝，朝廷里恨王公者有一大批人，苏
轼是旧党，曾因反对王公变法，被王公划拉
一笔逐出京城，恰是算账时候到了，这笔账
也该算一算了嘛。

苏轼把王公夸到天上去，跟奉命作文有
关 ，朝 廷 追 赠 王 公 名 誉 ，可 见 朝 廷 态 度 ；其
二，古时有一种品人道德，人死为大，不太会
因带私恨而恶语相加，趁亡人嘴巴被黄土塞
了 ，无 能 反 驳 ，乱 给 亡 人 加 恶 语 ，这 不 算 本
事，后来人以之为本事，为文胆，那是后来人
的事，古仁人不为。

如 果 特 地 让 政 敌 来 撰 盖 棺 文 章 ，一、颂
词可以大词降为中词，降一下调门。二、使
出春秋笔法，夹枪带棒，也是可以的。苏轼
给王公做评，全是大词、重词、高词，字里行
间见不到一丝讥评。有人因此骂苏轼，给官
人 无 限 歌 颂 ，那 是 奴 才 ，人 才 不 做 ，只 做 奴
才，苏轼也不过尔尔。真不知如何来看后人
心地，是清明还是黑暗？王公都已过世了，
苏轼谀他有何用？

苏 轼 心 中 有 杆 秤 。 别 以 为 苏 轼 只 会 歌
德，苏轼作人物论，不合价值观的，他是手下
不 留 情 ，笔 下 不 客 气 ，骂 他 一 个 狗 血 淋 头 。
元祐元年，变法干将吕惠卿被贬为建宁军节
度副使，朝廷文秘班子人多，朝廷并没指定
苏轼来写，苏轼却说：这个我来。顺便说一
下，苏轼在京都当秘书不到四年，共写外制
214 篇，内制 411 篇，合是 625 篇，这是不完
全统计，有些公文可能没保存，一年写一百
五六十篇，差不多是两三天一篇，当秘书之
累，可见一斑。

秘书文章几乎都是“奉旨填词”，没人主
动来挑担，给人称颂歌的还好，骂人之类得罪
人，更没人毛遂自荐，苏轼却说我来，挥笔写
了名篇《吕惠卿责授建安军副使本州安置不
得签字公书》，开笔开骂：“凶人在位，民不奠
居；司寇失刑，士有异论。稍正滔天之罪，永
为垂世之规。”指着吕氏鼻子，骂他是凶人，凶

人两字比小人要重得多，比奸臣都重，苏轼给
其定罪是“滔天之罪”。苏轼意犹未尽，继续
开骂：“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智。谗事宰辅，
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

苏轼此文一出，吕氏恨得牙齿咯咯响，气
得身体筛糠，比杀父之仇更仇，比夺妻之恨更
恨，比挖祖坟更挖他心窝子。若说苏轼评王
安石，骂他，王公起不来辩，颂他，王公起不来
谢，吕惠卿不一样，他是活人，宋朝贬谪有些
耍小孩子把戏的，胡汉三夹着尾巴逃跑了，胡
汉三带着棍棒又回来了，那是常事。苏轼是
知道这一点的，苏轼运笔却不考虑这一点，可
见苏轼对吕氏确实恶心到心底去了。后来，
苏轼遭贬，朝廷在论苏轼该贬何处时，仁人君
子一致意见是，不能把苏轼贬到吕氏那里去，
不然，指定会闹出人命案来。

苏 轼 颂 王 公 ，颂 到 九 重 天 上 去 了 ，苏 轼
骂吕氏，骂到十八层地狱来，苏轼颂骂，秉持
的是何般价值观？若论政见，王公与吕氏，
都是变法派，王公是变法主角，贬义一下，他
是 变 乱 祖 宗 成 法 的 主 犯 ，吕 氏 只 是 小 萝 卜
头，不过是从犯，苏轼政见与王公是不同的，
不仅苏轼，苏轼之爹苏老泉，对王安石恶感
很强，国恨家仇，苏轼对王公应该没有太多
好感的。他给王公写人物论，一，可以推脱
不 写 ；二 ，要 写 也 可 以 塞 点 私 货 ，泄 一 下 私
愤。苏轼却全无个人成见，抛却个人恩怨，

甚而把政治立场掷出笔外，心头笔头，全都
是热情赞歌。

苏轼如此论王安石，原因只有一个，他觉
得王公是君子，王公贬谪苏轼那会儿，没有夹
杂私仇，只是公心，苏轼反对变法嘛，要把变
法进行下去，政治家大都要搬开绊脚石；苏轼
感受到王公高人品，是在乌台诗案后，朝廷欲
杀他，已经到南京闲居的王安石说话：岂有盛
世而杀才士乎？一句话救了苏轼卿卿性命。

贬苏轼的，是王公，救苏轼的，是王公，
王公对苏轼有恩有怨，苏轼论王公也当有褒
有贬吧。苏轼论王公有褒无贬，源自苏轼心
里有杆君子秤：王公政见虽然极端，王公人
品绝然端正。反观吕氏，这厮公认是小人，
谗事宰辅，同升庙堂；细察皇上对王公有不
满，背后向恩人射击暗箭，告发王公曾给他
私信，中有句杀伤力大的是“无使上知”。他
心中政见全是见风使舵，他个人人品全是精
致利己，苏轼觉得，政见不是问题，人品才是
大问题。人品好，不管政见如何，苏轼颂之；
人品差，不管政见怎样，苏轼骂之。

论人物从人伦出，褒贬人物出自人物人
品好坏，是古人评人论世的大道统，做人讲
伦理，政敌也佩服的；做人无伦理，政友也未
必是瞧得起的。他人论，尤其是君子做论，
那是人最后的形象，这告诉我们：不管做什
么，先要把“人”做好。

太
行
崖
上
人
家

太
行
崖
上
人
家
（（
国
画
国
画
））

任
国
锋

任
国
锋

新近读到一个故事，感触颇深。
清末年间，陈树屏在湖北江夏当知县的

时候，张之洞是湖广总督，谭继洵是湖北巡
抚。陈树屏与张之洞关系不错，但张之洞与
谭继洵虽为湖北军政要员，可关系极为一般，
时有矛盾发生。谭继洵就是“戊戌六君子”之
一谭嗣同的父亲。

有一天，张之洞和谭继洵等人在长江边
的黄鹤楼举行宴会。席间，有人说到江面的
宽窄问题，谭继洵说是五里三分，自己曾在某
本书上看过。张之洞沉思了一会儿，故意说
是七里三分，他自己也曾经在一本书中见过
这样的记载。

督巡两大官员相持不下，在场的其他官
员不敢多说什么，眼睁睁看着他们双方借着
酒劲互怼起来，场面一度尴尬至极。于是，张
之洞派人去江夏县衙召县令来裁决。知县陈
树屏听完来意后，急忙整理着装，立刻奔赴黄
鹤楼。他才刚刚踏进门，张、谭二人就大声问
道：“陈知县来得正好，汉水在你的管辖境内，
知道江面是七里三分，还是五里三分吗？”

陈树屏对张、谭二人的过节早有所闻，听
到他们这样一问，当然知道他们是借题发挥，
且是考验他立场的特殊时刻。论官职，陈对
张、谭两位大人谁都不敢得罪，讨好哪方都是
费力不讨好的结局。陈树屏行礼节之后，从
容不迫地拱拱手说道：“回二位大人，江面涨
水之时是七里三分，江面枯水之际是五里三
分；张总督指的是涨水，而谭巡抚指的是水
落，两位大人都没有错，没有什么值得怀疑。”

张、谭二人本来就是信口开河，听了陈树
屏这个有趣的圆场，鼓掌大笑，一场明争暗斗
的僵局就此化险为夷。陈树屏深知自己两边
都得罪不起，但又绝对不能选边站队，这个时
候做出“谁也不得罪”的决定是绝地求生的最
好办法。

读第一遍的时候，估计会有相当一部分人

与我感受一致，陈树屏这种谁也不得罪的做法
就是一种“墙头草”行径，理应遭人唾弃，大丈
夫敢说敢做敢担当，喜欢不喜欢理当爱憎分
明。不过，再细细品味，你就会觉得给陈树屏
贸然扣上“墙头草”的评价有一些武断，这样的
评价恰恰暴露出我们鲁莽和肤浅之处。两边
不得罪，其实是一种“等距离”外交，是一种中
庸之道，其目的是在冲突之初更好地保护自
己，为自己将来挺身入局之时能够抢占有利先
机。从我们个人角度来说，这与“墙头草”有本
质区别，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现实生活里，我们像陈树屏知县一样遇
到做“夹心饼干”的机会，时常在小家庭、朋友
间、职场里发生。那种所谓的对和错，无外乎
是你看到了满，他却看的是满则溢；路人甲说
东偏西，路人乙则说东偏西北；他说那是灯照
射的影子，她则说是人的影子。这种“公说公
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情有时让你哭笑不
得，也有时让你左右为难，要是对方都是你的
贵人，你的闺蜜、铁杆，甚至你的上司，这种决
策往往让你难上加难，痛苦不已。这个时候，
我们不妨试着学一学陈知县，逆向思维来解
决问题，以等距离外交的方式着重分析两个
答案的产生原因，其结论不涉及上纲上线，让
争论的局面由一场闹剧变成喜剧，最终皆大
欢喜，双方满意，这样的方法何乐而不为呢？

双方不得罪，不是无原则、无主观，更不
是充当“和事佬”，它是灵活的聪明，是看透的
睿智。在待人接物中，有的人外表看起来敦
厚老实、和气有度，但其实表里不如一；有些
人外表看起来严肃有加，格格不入，可内心却
通情达理、豁达敞亮。所以，在与人交往中，
遇到知心的人，即便表示赞美也要言而由衷，
要是不小心遭遇到不喜欢之人，即使互怼也
尽可能不用恶毒之言，“他日好相见”要比“仇
人相见分外眼红”好很多。等距离与人交往，
会换来人生里的海阔天空。

聊斋闲品

♣ 龙建雄

“宽窄”里的处世智慧

荐书架

♣ 欧阳婧怡

《风声鹤唳》：一部高能烧脑的谍战传奇

长篇谍战小说《风声鹤唳》通过精彩的人物塑
造和引人入胜的情节，重构了那个波谲云诡的战
争年代。作家通过对情节排布的控制，下足了功
夫，在行文中构建了真实的压力，使得这个悬疑故
事产生了在那个时代特有的窒息感。小说节奏紧
凑，如同一首激昂的交响曲，从神秘电码的破译，
到审讯室里的心理交锋，每一个音符都精准无误，
环环相扣。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将加密电码、特工
训练、情报传递等谍战细节描绘得栩栩如生，读者
仿佛能触摸到那个隐秘战场的冰冷与残酷。

《风声鹤唳》不仅是一部高能烧脑的谍战传
奇，更是一首战争年代的人性之歌。书中的主人
公们用生命诠释着“唯祖国与信仰，不可辜负”的

誓言。他们隐姓埋名，在寂静的战场上与敌人展
开殊死搏斗。当主人公风宸说出“从我跨入战场
那刻起，注定一生都会是不为人知的无名之辈”

“你没有听过关于我的一切，事实上就是对我最大
的褒奖”时，道尽了无数地下工作者的心声，他们
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只为守护心中的信仰与家
国大义。同时，小说也深刻探讨了人性的复杂与
多面。在复杂的局势和生死考验面前，每个人物
每一次的选择与挣扎，都折射出人性在极端环境
下的光芒与暗影。这种对人性、信仰和忠诚的思
考，可以跨越时空引发当代读者的共鸣，让我们深
刻认识到和平年代的来之不易，激发起强烈的爱
国情怀与民族自豪感。

散文诗页

♣ 华 之

走来走去的雨
下雨了，我不担心院里惺忪的炉火，和刚劈

好的柴，我担心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被浇灭，还弄
滑了邮差经常爬的那道坡。

如果星星还在，母亲的梦就是完好的，她像
母鹿一样安详地睡觉，粗布棉被微微起伏，有时梦
呓，是含混的父亲的名字。可是雨夜潮润，母亲的
梦就会涩滞打滑，半夜里，幽幽的叹息升起，像院
里喇叭花此起彼伏打开的声音。

童年的雨，从来没有落在我和弟弟身上，只
打湿母亲眼眸和背。她弓着身子，在冒烟的厨房
和西屋之间跑来跑去，摆好饭菜。她用塑料布遮
着我和弟弟的头，踩着拖沓的泥水，送我们去学
校。她踮着脚尖在院子里跳跃，避开一个个小水
洼，端着塑料盆喂鸡、喂猪。她戴着斗笠和蓑衣，
在南洼的自留地里，刨开一个个小窝，种下豆角和
南瓜。她看着我和弟弟在檐下接雨，用手指戳雨
泡，她对着一院琐碎的雨幕发呆。

那些雨，如果能落地成字就好了，我知道妈
妈喜欢读。

我扭回头看看母亲，问：“妈，邮递员什么时
候来呀？”

我不盼望信，我盼望母亲看信时的笑，像弯
弯的月牙，在字句里轻轻浮起，连同月牙周围浅
柔的光晕。

母亲说：“等天晴就来了。”
那时，南风起，在灰暗天空掀起一角干净的

蓝。雨知趣地退后，我和母亲都向门外张望，只有
弟弟嘟嘟囔囔：“下一点雨就不下了，还没去抓西
山的龙虼蚤呢。”

那场雨什么时候开始下的，竟然不知道，像
数学课上难以求证的无解方程，放学的时候，雨还
没停。

县城一高的下课铃声很隐蔽，只是短促的一
声。但同学们都为之一振，身形高出许多，手在抽

屉里窸窸窣窣摸索，碗筷发出清脆微响。老师悻
悻扔掉粉笔头，整理好讲义，在讲桌上重重一磕，
拂袖而去。我们像鱼一样游出教室，冲向百米外
的食堂。

雨如软烟的帘，漫无边际，操场和树木都静
立在雨中，楼上楼下教室里蹿出的学生，却像突如
其来的风一样，挤乱雨脚。吃饭得排长队，无暇顾
及其他，早去是唯一道理。只是食堂门口的小土
坡泛着亮光，湿滑如蛇。

男生们先是退后几步，助跑，箭一样冲上去，
脚步拖出长长泥痕，女生都在后边犹豫。我缩着
脖子，怀里揣着碗和勺子，怯懦挪动步子，脚底如树
木生出根须，抓紧泥地，亦步亦趋。但还是在临近
坡顶时脚下一滑，一只手下意识按在泥里。乡下
小摊上买来的运动鞋，湿沉且薄，一点儿也不防滑。

“来，手给我。”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我抬头，竟然是他。
我无数次上课时，把目光偷偷瞥向那抹微卷

的头发。我穿了一件崭新的白衬衫，进教室时费
尽心机，从他袖口镶白边的蓝夹克身边走过。我
磨磨蹭蹭整理书包，跟在他和一群嘻嘻哈哈的男
生身后下楼，盼望他回头看。

按概率学分析，一班75个人，每天两两相遇
的概率只有近三千分之一。

但现在他就站在我面前，还向我伸出了手。
而我一只手按在地上，满是泥污，另一只手端着饭

碗，碗里还有一罐头瓶母亲腌的咸菜。
那场雨，在我心里下了整整一个秋天。直到

毕业，我对他再无期待。
我的青春是纸糊的灯笼，只有黑暗里虚张声

势的美，我的爱意是纸里透出的朦明，经不起一场
薄透的冷雨。

雨在夜里，有一种检索灵魂的犀利。
它敲打万物，也敲打人心。它滋润山河，也

渗透自身凉薄。当我们聆听它时，它已窃取人间
全部秘密，它不说，只有禅意而生动的滴答，是泄
露，亦是掩饰，是接纳，也是回避。

夜半听雨，那人都是孤独的。哪怕此刻正枕
在一个人的臂弯，哪怕鼻息扑面，锦被环伺。雨声
构筑的隐秘通道，指向内心无可抵达的角落，爱够
不着，恨也够不着，如秋日树梢最顶端的一枚果
实，只能静等时光慢慢摧毁，无力且忧伤。

可那晚，当我聆听深夜的雨声，内心却洁净
而安然。因为，我和雨都在黑暗里。中年人的安
全感，也许就来自这些：不必见面的交心，不必设
防的陌生，我如雨，无须交待来路和归处，雨如我，
随手倾倒的烦恼会在天亮时，了无踪迹。

他在半夜醒来，睡意还未消，听见窗外扑扑
簌簌的响声，茫然问道：“下雨了？”

我说是。
他懊恼地咕哝着，昨天刚洗的车。说完，又

翻身睡去。
我脑海里，却是草木低伏的温顺，万山千壑的

雀跃，在无边广大的喧嚣和无边广大的静默里，灵
魂走上前去，和一段旧年的雨，相识，拥抱，重逢。

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孤独的。雨也是。它
们有时可以不分彼此，有时，却无比清醒地守着边
界，即便一个紧挨着一个，也拥挤而有秩序，肃然
且端庄。

夜来了，雨来了，人间落满诗句。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样

的句子，乍听鲜暖，后来才想到，杏花一定是雨做
的，被深夜无眠的人采摘，在清晨趁新鲜卖掉，连
同他们手纹里的孤寂。

谁会采摘孤独人的表情，在人间贩卖，它在
夜晚是泪，黎明是笑，如带雨杏花。

夜半，听到敲门声，率性而细微，像小鸟剥
啄。啪，啪，隔一会儿又是两声。拉开吱呀的木
门，一团漆黑里行走着雨。一会儿，又有微微敲窗
声，推开方格的小窗，一霎清凉里裹挟着雨。

从少年到中年，一次次跑去开门，一次次空
无一人。雨从不接受我的邀请，不像月光翻过窗
棂，入室长谈。不像星星长久而深情的凝视，传递
几万光年的情意。走来走去的雨，走来走去的大
地和人间，它只是路过。

信手敲敲门，推推窗，不期待回应，也没有停
留的打算，只是摸摸窗棂上的花纹，看看门缝泄露
的灯光，吹一下指尖上的灰尘，继续走，像参观一
个偌大而古老的庭院。

屋子里那个醒着的少年，那个一次次跑去开
门，一次次殷勤探看少年，终于知道这是一个美丽
的错误了，她蹒跚着转身，熄了乏倦的炉火，倒了桃
花的茶盏，独自喝温和的酒，甚至收了暮年的草垫。

都是过客啊，何必期待温暖，长远，花好月圆。
雨在大地上走来走去，从不回头。

父亲退休已 30多年了。起先几个老同
志隔三岔五还聚个餐，近处跑跑转转，偶尔
搓搓麻将。随着年龄增长，几个老伙计有病
的有病，过世的过世，加上腿脚不便，再没能
力转悠了。于是，父亲便迷上了看电视。

父亲是个电视迷。早上八九点到晚上十
多点电视从未关过。遇到奥运会比赛、世界
杯什么的，看电视时间还会更长，有时甚至到
凌晨一两点。虽然每天看电视时间那么长，
但他却不头疼、不犯困。他看电视时喜欢站
着，半弯着腰，上半身往前面弓着。看电视时
喜欢抽烟，右手拇指、食指和中指弯曲着，用
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捂到嘴上，一根接一根
抽，距离电视一尺多远沉进去看。

父亲看一晌电视，地下烟头能扔一地。
拿母亲的话说，这老头儿要钻进电视里，看
一晌电视，烟灰能装两大碗。家里客厅没空
调，一到夏季屋里像个大蒸笼，父亲浑身流
汗却说不热，看电视看得有滋有味。他几乎
是小镇上唯一一个按时缴有线电视费的村
民。哪几天线路如果出了问题看不成时，总
要一遍一遍地打着电话催着修，倘若一天不
看电视，都会坐卧不安，比犯烟瘾还难受。
冬天屋外大雪纷飞，屋内的他一边弯着腰抽
着烟，一边原地走着看电视。

看电视让父亲成了百事通。各国的领
导人名字、大国之间关系、世界上最先进武
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海峡两岸交流、各
种体育赛事、各种比赛规则。总书记又访问
哪些国家了，哪个国家经济增长水平又提升
了，又有哪些教师增资调薪或晋级的政策
了，哪里又地震了，国家又发布什么新规定
了……他都聊得头头是道。新闻联播、海峡
两岸、军事体育都是他的最爱。很多时候他
爱看革命战争或抗日、反腐题材的电视剧。

父亲看电视时，旁边若有其他观众，绝
对是不能说话的，必须等着听他说。有时
候，他也会一边看一边给不识俩字的母亲解
说。多数时候，母亲对他看的节目不感兴
趣，于是就自言自语唠叨起来：“人家的电视
还会唱戏，还会有《西游记》《济公》，就咱家
电视啥也不啥，不是‘洗澡哩’(游泳)，就是

‘打架哩’(拳击)，‘撂骨碌哩’(摔跤)，‘捣蛋
儿’(桌球)，要不就是一大赶子人撵一个球，
跑死跑活。磕碜(恶心)死我了！”

母亲嘟嘟囔囔地拄着拐杖愤愤不平地
走了出去。父亲高兴时，听着母亲的话一边
笑一边说：“你真可怜人，啥也不知道，啥也
不啥。”不高兴时，尤其是看体育比赛，中国
队输了球或处于劣势时就会大声叫着：“别
说话！别说话！”一边砸吧着嘴：“哎，哎，咋
整哩！可惜了！”这时如果有人在旁边插话，
他就会一边皱着眉头，一边用力瞪着眼睛盯
着谁，又一边大叫，一边用胳膊肘往后面用
力空捣几下。这还不算，这个时候千万别叫
他，就是吃饭也别叫。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招
惹到他，一肚子火药就会戗出来。

我家大宝评论他说：“爷爷是个标准的
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在所有体育比赛中，咱
中国队是不能输也不敢输，否则爷爷该不高
兴了，一不高兴就是家里大事。”听着儿子的
话，他一边笑着一边看起了电视。遇到中国
队夺金牌时他会一边拍着手一边大叫着跳
起来:“好啊，真好啊！好啊，真好啊！”伴随
着颁发奖牌的国歌声大声喝彩起来。

父亲是个电视迷，但他也有妥协的时
候。母亲在世时，每当父亲没爱看的节目
时，也会照顾一下母亲的情绪，搜一个戏剧
节目或动物世界、人与自然什么的，一边看
一边对母亲解说。母亲有点聋，又没文化，
看电视理解比较困难。父亲耐着性子大声
地给母亲讲解，母亲一会儿一问，像个小学
生。有时候一连讲解几遍母亲还听不懂，父
亲就会不给她好脸色，于是两人的争吵声瞬
间就盖过了电视节目声。

自从父亲迷上了电视后，偶尔有几个来
找他玩的老头儿也被他感染了，和他一边沉
浸在电视当中，一根根抽起了烟，烟雾弥漫
着整个房间，夹着边看边讨论的声音，时光
一晃而过。

也有停电的时候，几个投脾气的老人找
他玩，于是他像退休前在课堂上讲课一样，
站起来一边打着手势，一边讲起了电视节
目。从各国关系说到国内发展，从国家大事
谈到社会民生，一直到各种法规政策，讲得
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几个老头儿听得津津
有味、目瞪口呆。个别时候也有人像小学生
一样提出疑问，于是父亲又围绕问题展开论
述，直到他们听懂为止，在一阵阵感慨声中
打发完一晌时光。

自从父亲迷上了电视。 一家人都开始
让着他。早些年一些电视剧热播的时候，儿
子、妻子宁肯到邻居家看也绝不敢跟他抢遥
控器，否则天都要塌。我更是早早地戒掉了
电视瘾，只要他在看电视，说个话也变得小
心翼冀起来。最早的那台黑白电视看坏了，
我结婚后又买了一台。后来，这个电视也看
坏了，于是姐姐又给家里买了一台大彩电，
侄子给他弄来一个老板椅，靠背上垫一个小
棉被，让他看起电视来更舒适一些。

虽然父亲在老朋友面前讲电视时高兴
得眉飞色舞，但我知道，他是孤独的。人生
已走过九十个春秋，路过了多少人，经过了
多少事，现在只留下了回忆。

父亲迷上了电视，毕竟精神上有了寄
托，生活中不再寂寞。一台电视，让他走遍
世界各地，通晓天下大事。每天下班回家，
打开屋门听到电视声，我就知道父亲依旧在
家看电视，这感觉真好。

♣ 刘文方

父亲是个电视迷


